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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疑。

著名作家白先勇， 日前在纪念其父的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的新书首发式上，就
其父去世的种种传闻做了澄清。 在他看来：
蒋介石不可能派特务毒杀白崇禧， 父亲的
死因就是心脏病突发， 他一向冠状动脉有
点扩大，这是家族遗传，自己也有。

1996 年白崇禧过世， 关于他的死因民
间有多种说法，传言他被毒死，面色发绿，
床头有半瓶酒，床单有撕裂的痕迹，又称医
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 更夸张的说
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 趁机谋
杀。 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我弟弟看到了遗体，很平静，完全没有这
些迹象。 他确实是喝药酒的，没喝完的酒杯
放在那里，就传出来毒药一说。 那个医生赖
少魂，是很有名的‘国医’，人家大‘国医’还
会这样下毒吗？ ”

在采访中， 白先勇还谈到父亲和蒋介
石的关系，“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 一共
四十年。 的确，蒋很倚重他，尤其是在北伐、

抗战的时候， 可是很重要的时候蒋又没听
他的话 ，他们两个人有分 ，有合 ，有亲 ，有
疏，非常复杂。 蒋对于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
赏识的， 否则他不会在北伐时是蒋的参谋
长，抗战时是他的副参谋总长，国共内战时
是国防部长，都是他的最高军事幕僚长。 可
是，自古以来双雄不能并立，我父亲的个性
也是很强的人，而且他常常犯颜直谏，忠言
逆耳，很多他讲的话蒋没有听。 ”

对于“蒋介石派人下毒杀害白崇禧”的
说法，白先勇认为这纯属是谣言。 他向记者
说了三点理由，“第一， 散播这个谣言的人
叫谷正文， 他自称是蒋介石安排的监控我
父亲的小组成员， 但事实上那个小组根本
就没这个人，而且他也没机会见到蒋介石。
第二，当时父亲在台湾时没有实权的，蒋没
理由杀他。 第三，我父亲是在美国受过勋章
的 ，就国际影响而言 ，蒋也不
会杀他。 ”（摘自 《扬子晚报》
4.25 蔡震 陈权/文）

从 1997 年到 2007 年这 10 年 的时 间
里，江苏省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秘书长陈
方两度登上黄岩岛，一共在岛上作业 13 天。
对于他来说，对黄岩岛的关注并不仅限于爱
国情结，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牵挂和羁绊。
“BS7H”呼号 来自黄岩岛，来自中国

所谓 “DX 远征”， 英文为 “DX-pedi鄄
tion”，是无线电爱好者把远程通信的无线电
缩写 “DX”和单词 “expedition”组合而成的 ，
指的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为了远距离通信
活动，来到一个业余电台十分稀少的地方进
行操作，简称为“DX 远征”。

陈方介绍 ， 在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
界 ， 有一个大家认为最公正的 “游戏 ”———“DXCC”。
“DXCC”指的是“联络百个远距离电台俱乐部证书”，也
就是说，如果能联络到 100 个“DXCC 前缀表”中的国家
和地区的业余电台，便有可能获得该证书。 该证书由美
国无线电转播联盟颁发，在业余无线电界影响最大。 如
同集邮一般， 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迫切地想与来自
“DXCC 表 ”中的每一个地点进行无线电联络 ，或者亲
自到那些人迹罕至的 “DXCC 实体 ”去操作业余电台 。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没有进行过业余电台远征
活动的岛屿已经所剩无几，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的黄岩
岛，便是其中之一。在“世界 DX 联络期望值排名”中，黄
岩岛始终高居前三名。

经过我国有关部门批准，1994 年，中国无线电运动
协会组建了“国际联合 DX 远征队”， 陈方的哥哥陈平，
时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
队员 ，参与到了为黄岩岛争取 “DXCC 呼号 ”的第一次
远征行动中。 可是，由于当时为电台架设平台的四条腿
没有支在干地上， 而是插在离岛石一米远的海水中，不

算陆上操作，国际组织认为不能以
此为证将黄岩岛列入 “DXCC 实
体”。

陈平他们吸取教训 ， 于 1995
年启动了第二次远征。 这次远征结
束后， 陈平即刻赶往美国， 在 DX
会议上首先强调了中国对黄岩岛
的主权，然后就黄岩岛为什么应该
被认定为 “DXCC 实体 ”进行了陈
述， 终于说服了在会的各国人士、
承认了黄岩岛的“DXCC 实体”。自
此，黄岩岛终于拥有了一个被国际
承认的无线呼号———“BS7H”，“B”

代表中国电台，“S”代表南海诸岛，“7”代表其行政归属
海南省在我国第 7 区，“H”代表黄岩岛。 这一呼号的取
得，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只要“BS7H”呼号在空中出
现，全世界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便能一眼看出，它来
自黄岩岛，来自中国。

在岛上 看着菲律宾战机冲过来
黄岩岛的呼号通过国际认可后，中国无线电运动协

会经过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的批准，组织了第三次黄岩岛
远征活动，日期被定在了 1997 年的“五一”。国家海洋局
特意派出中国海监 72、74 号两搜科学考察船。 这次，从
小热爱无线电的陈方，毅然参与了远征队伍。

从广州出发后，经历了 30 多个小时的航程，船只终
于到达黄岩岛附近海面。 没多久，一艘菲律宾炮舰悄然
停泊在他们的海监 72 号附近。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远
征队员们按原计划乘着小艇到黄岩岛礁上去搭建操作
平台。

刚开始在岛礁上工作， 头顶就传来了刺耳的呼啸
声，陈方看见，两架飞机正向远处的 74 号船俯冲而去 ；

然后掉头， 又向 72 号船及正在搭建平台的 3 个岛礁做
俯冲飞行。 他们全然没有理会战斗机的一遍遍威慑，继
续埋头工作。

5 月 1 日凌晨 ，5 艘灰色菲律宾护卫舰悄然出现在
海面上，一些军人乘着橡皮艇，或干脆游到远征队员搭
建的平台下方，一边查问队员们是不是军人，一边试图
上岛，但遭到中国队员的严词拒绝。

临走时，陈方和其他队员分别来到 3 个比较大的岛
礁上，举着国旗合影。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愿祖国更强
大，我们的每一寸领土都不容侵犯！ ”

那一刻 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
1997 年的远征是极其成功的 ， 在 72 小时的时间

内 ，队员们共联络到 6 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4000
多个电台 。 队员们甚至不用自报呼号 ，他们改频改到
哪里 ，哪里便热闹非凡 ，他们与每个电台的通话往往
只有一两句 ，然后赶紧挂断 ，联络另一个 ，因为 “世界
在等着呢 ”，陈方此时回忆起来 ，还是一脸的自豪 ，“一
时间 ，黄岩岛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 ，仿佛我们
在‘领导 ’世界 。 ”

但是，1997 年以后， 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 ，黄
岩岛再也没有传出任何电波。 直到 2007 年 4 月，包括江
苏的陈方在内的 16 名中外业余无线电远征队员， 乘坐
着一艘不足百吨的香港渔船， 顶着剧烈的晕船反应，行
程七十多个小时，再次来到了黄岩岛。从 4 月 29 日晚至
5 月 6 日晨，“BS7H”与世界各国业余电台进行了 45000
多次联络，在国际业余无线电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爱好
者为再次听到来自黄岩岛的呼叫而激动万分。

“其实我们最初只是为了无线电爱好而去，”陈方说
道，“但我们以行动，宣示了国家主权，这点，
我至今还是引以为豪的。 ”

（摘自《现代快报》5.13 王颖菲/文）

陈方：无线电爱好者“远征”黄岩岛

赵力平，1926 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 年经
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结婚。
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 年任天津中心
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 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 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其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在 1983 年 9 月“严
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

对于唏嘘往事，赵力平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 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 1957 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
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 17 年。

那时候组织上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 所
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 50 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 我想调也不敢
说。 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很辛苦。 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
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

1950 年，我怀孕了。 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
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
只好把 10 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 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
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
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 8 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 因为两个孩子
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 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
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72
年，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
病，在家休养。 1974 年 6 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
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 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
留下一句话。 朱琦走时，只有 50 多岁。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1983 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 82 人，国华就在里面。 国华 1957 年

出生，出事时才 25 岁。 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
天津铁路系统工作。 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
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 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
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
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
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 ”“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
子！ ’”“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 ”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 有人说，康妈妈
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 爷

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
断绝关系！ ”这话我也没听过。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 15 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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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春， 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
生同志在总参、北京军区首长陪同下，来承
德地区视察，专机定在下午 2 时降落。当时
我负责迎接首长的安全保卫和交通保障等
工作。

在机场等候时，我手下的军官建议说，
他们一直没坐过飞机， 现在离首长到达还
有 1 个小时， 能不能坐上前站机在承德上
空兜一下过把瘾。 我们算了一下时间绰绰
有余。 于是，除留两名哨兵外，其余 20 多人
都上了飞机。 大家正高兴地在空中观赏承
德的时候，机长突然接到电话，说首长的专
机已经临空，将提前降落承德机场。我赶快
请机长降落。 可按规定，专机临空，其他飞
机一律要回避。没办法，我们的飞机只好在
空中绕着圈飞，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啊。

结果，首长们 1 时 30 分降落到机场上
时，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

事后， 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
党小组会，要我说明情况，深刻检讨，并准
备接受处分。 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
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详情后，李德生说：“战
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嘛， 什么事都不
是绝对的，就不一定要处理了，算了吧。 ”

我事后反思，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不
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延误大事。这件
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创下在空
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 （作者周玉书中
将，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武警部队司令
员）

（摘自 《新快报》 周玉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 那事。

在空中迎接中共中央副主席

蒋介石并未毒死我父亲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 出身于草
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富商当官， 甚至还
与他们称兄道弟， 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
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
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
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
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献出
白金 2000 锭，黄金 200 斤。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
三突然提出， 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
军。

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
你犒劳得过来吗？ ”

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
黄金如何？ ”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内心应
该非常明快得意，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
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
之后，朱元璋与马皇后的交谈：皇帝忍着
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 他是想
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 ”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 在开国之初都
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
间元气， 明代也不例外。 朱元璋登基之
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
民众负担，同时还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
能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
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每次
朝代更迭， 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
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
威福下移，驯至于乱。 ”也就是说，中央集
权涣散， 民间的势力强大， 才造成了祸
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
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对于
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
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 1928 年的蒋介
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籍”。 当剪
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 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
更改。 1373 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

《明史·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
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
基，是为明成祖。 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
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
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 当时，沈万三
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
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
了黄金、 龙角等珍贵之物， 恳求当他的门下之
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

一个时代或国家， 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
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
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
着的。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
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当帝
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
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摘
自《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出版 吴晓波/文）

前些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日本一家电视台一场心脏
手术的高清直播，感触良多。

电视台不但直播了手术，而且在手术室隔壁的房间搭
建了一个与现场互动的演播间，请到了日本一位德高望重
的心脏外科专家和两位名人嘉宾来讲解。

嘉宾问了专家很多病人家属关心的医学问题， 比如，
你以前有过手术失败的经历吗？再比如一个中国人会非常
有共鸣的问题：当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时，病人家属来投
诉、咒骂甚至肢体冲突时，怎么办？

日本专家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他进一
步解释说，因为日本的手术是完全“透明”的，当病人要进
行高风险手术前， 医生会很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对
话，患者及家人在术前一般就已对手术了如指掌。那么，会
否有医院和医师故意把风险评估得很高，以便发生意外时
可以推卸责任？ 回答是，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上海某大医院开刀的事。当
时我是头部外皮生了个脂肪瘤，医生建议做摘除手术。 手
术前，医生只露过一次面，十分有信心地说：“小手术，一点
问题没有，明天早上 8 点来就行。 ”

第二天上午 7 点半，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十分
宽敞，设备都是崭新的进口货。大概躺了半小时左右，先进
来两位护士问我的名字、做什么手术，再过了 10 分钟，麻
醉师到了。 他说，做全麻吧！ 我说，主治医生说过局麻就可
以了。 他回答，我是麻醉师，我说了算！

说话间，他一直在摆弄那些新医疗设备，不时询问护
士他看不懂的英文单词。 而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心里却一
直在发毛：他该不会给我打错了麻药醒不过来吧？ 两位护
士则在手术室门口不耐烦地拿出指甲刀剪起了指甲，嘴里
骂着主治医生为什么还不出现。 到了 8 点半，一位护士拿
起电话用上海话问医师：“侬来勒啥地方额，快点过来！ ”

当然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 但反思其中细节，不免仍
然心惊：麻醉师连全麻还是局麻都搞不清楚，医生连手术
时间也能耽误，出更大的差错也不是不可能吧？

在日本，不要说手术，连体检报告医生也会给你仔细解
读和建议， 连微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 在中国我也经常体
检，但得到的只是一张数据报告而已，怎么解读是你自己的
事。 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恐怕正在这一个“交流”的死结
上吧？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关田刚司/文）

日本为什么没有医患纠纷

不可否认，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文革”已经成为一
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能记住这个符号，就已经不
错了，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 最令人震惊的是，“文
革”竟然以一种全然正面的形象，进入年轻人的视线，尤其
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的视线。 在他们的印象里，“文
革”就是一场人民群众痛打当权派的运动，以致一些人因
为对时下贪腐现象的不满，错误地呼唤“文革”的复归。

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 21 世纪，中国产生“文革”的土
壤仍然还在。 如果没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清理，“文
革”是不会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也告诉我们，“文革”
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怀旧情绪，还是某些野心家可以利用的
资源。 真要是找对了火候，煽动起类似“文革”的情绪，的确
可以造成某种民粹式的声势。 西方二战大屠杀的历史，过
去的时间比“文革”还要长得多，但是，不仅各种纪念馆年
年对游人开放，各种纪念文字，电影、电视作品，年复一年
地在反思，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

惨史。 可是，“文革”不仅在各种出版物上不见踪影，连一个
纪念碑都没有———巴金先生生前多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
馆， 却始终没有影子。 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文
革”仅仅是一段很暂短的抽象表述。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绝不可能通过封存一段历史，就
可以忘却这段历史，然后还可以让这段历史不再重演。要吸
取历史的教训， 必须反复告诉我们的后代， 曾经发生过什
么。它们不应该是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段落，而应该是整个
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多的年轻人，必
须了解、反思和直面的过去。 当务之急，是马上动手充实我
们的教科书，把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的“文革”的灾难，原原
本本地告诉后代，不要只是抽象的几句话，而是有血有肉的
历史描绘，有具体数据的历史事实。 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再
误以为“文革”是一种美好的经历；让很多对“文革”怀有理
想化情结的人们，逐步认清“文革”的真面目。

（摘自《中国青年报》5.9 张鸣/文）

应该让“文革”史进入教科书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日称，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没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政
治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
是平等的”。 李立国这一表态是开放的、
进步的， 但关键还是在于实践中的落
实。

对于中国必须发展社会组织的问
题，100 多年前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就
有精到的论述 ，他在 《变法通议 》中的
“论学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落后与缺
乏“学会”有着密切关系。 梁启超所说的
“学会”，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组织”。 他
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 独故塞，
塞故愚，愚故弱。 群故通，通故智，智故
强。 ”意思是社会的良善在于“群”，人们
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可以互相沟通，有了
沟通就变得聪明，人民聪明了，国家自
然也就强大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难道中国的社
会组织还少吗？”有这样的疑问是可以
理解的 ，因为中国的 “社会组织 ”确实
非常多 ，但是 ，此 “组织”非彼 “组织 ”。
梁启超在 《变法通议·论学会 》中指出
了关键性的区别：“群之道， 群形质为

下 ，群心智为上 。 ”通过政府等权力建立的
“组织”属于“形质”的层面，这种“组织”在中
国不仅不缺乏 ，而且特别发达 ，中国所缺乏
的是 “心智 ”层面的 “组织 ”。 “心智 ”层面的
“组织”是由人们按照共同的志趣、志向自由
组合起来的 ，因而属于 “民间 ”的 ，在现代就
是相对于 “政府组织 ”而言的 “社会组织 ”或
“民间组织”。 100 多年前的梁启超抓住 “心
智”这个关键点，是非常精到的 。 心的集合 ，
便是自愿、自发、自由。

在一个法治社会，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自由
的，但也必须是登记的，由登记而区分为合法
和非法两类， 只有进行了登记的才是合法组
织，不进行登记的是非法组织。 登记有准许和
不准许的选择，这是对政府的考验，衡量着政
府拥抱自由的程度。 社会组织也有登不登记的
选择，这是对社会组织的考验，衡量着社会拥
抱法治的程度。 如果过度约束社会组织登记，
使登记成为一个艰难乃至危险的过程，则一个
国家难以有大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藐视乃至无
视登记，“社会组织”以不登记而自得，则是一
个国家法治的灾难。

这几年来，中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
较快，但远远不够，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
发展还处于低水平。 梁启超曾描述一个国家充
分发展社会组织后，“遵此行之， 一年而豪杰
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 中国真正
的现代化，有赖于“遵此行之”。 愿李立国的表
态能促成中国形成新“风气”。

（摘自《南方都市报》5.9 顾则徐/文）

社
会
组
织
如
何
发
展？

五年级是痛苦的开端：我考入了强化班。 六年级，为让我考入好初
中，父亲将我送往离家较远的地方上学，在校外租了间房子。 读书几月
没人探望，我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 见到父母时，第一句话竟是问成
绩，临别还是，我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了。

中考前，父亲那句话我今生难忘：“考不上江中（我们那儿最好的
中学），你就去死，家里有药有绳……”我是含着泪跑回房间的。 我不明
白，考一个好高中比儿子的存在更重要？

我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自
尊，在父亲看来，只有考高分的

学生才能有自尊。
上高中后， 我毛病百出，先

是强迫症，这学期头又痛，已经痛了两次，每次痛两周，需挂一星期点
滴，医生说是压力太大造成的———我一进学校，无异于进了监狱，分外
难受。

2008 年元旦回家，我和父亲又吵起来了。 父亲又说了那段他说了
无数遍的话：“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点死，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
泪……”我实在无法忍受，说了句心里话：“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差。 ”换
来的只是嘲讽。 叔叔说应多鼓励我，父亲拍案：“他不是那种人，跟畜牲
还讲鼓励……”我出了屋。

父亲与老师只要成绩，我的感受却无人问津。 班主任常打电话给
父亲让父亲给我施压， 我每次向班主任说真话换来的只是怀疑与鄙
夷，她只看到我成绩的下降。

有天我带了本《莫泊桑小说集》到班上，被没收。 班主任说，没把成
绩搞上去不允许看，这些书只会使人越来越颓废。 第二天下课我翻了
翻《雅舍小品》，又被没收。 班主任甚至不允许我写小文章，认为语文老
师未作要求而学生去写是浪费时间。

隔了一两天，班主任打电话给父母，父母来了。 班主任说我头痛是
因为小说看多了。 我无言。 “你想不想参加高考？ 说实话。 ”班主任问。

我踌躇再三———“不想！ ”我不该说真话。 “收拾书包回去……回去
你也别想活！ ”听着父亲的这句话我冲出了办公室。 我受够了！ 我当时
心跳加速，有些颤抖，接着做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事———跑回教室，将教
科书全部扔到了楼下！ 我真的受够了……

（摘自《中外文摘》第 5 期 章锐（高三学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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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弃
之我快被逼疯了

那年。


